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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三音节名名复合词的物性结构探讨
＊

周　韧

提要　本文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体系为理论背景，对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节偏正名
名复合词进行了内部的语义分析。本文认为，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重要
关联，在１＋２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名词充当了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而在２＋
１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而这个隐含动词为
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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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汉语中的三音节偏正式名名复合词，例如“火车站”和“木桌子”。本文
不考虑内部为并列结构的三音节名名复合词，如“车马炮”和“鄂豫皖”。本文下面所说的名名
复合词，都是偏正式名名复合词。

按照袁毓林（１９９５）提出的“谓词隐含”的观点，名名复合词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将陈述性的
事件指称化后再简化的构造，其中常常隐含了一个谓词性成分。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些复
合词的含义，就必须利用其中的两个名词，挖掘它们之间潜在的联系，从而激活和还原隐含的
谓词。例如：

（１）飞机厂———制造飞机的工厂
玩具店———售卖玩具的商店
铁栏杆———用铁做的栏杆
物理老师———教物理的老师
黄金市场———买卖黄金的市场
白银首饰———用白银制作的首饰
梅雨季节———下梅雨的季节
顺着“谓词隐含”的思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对于名名复合词中隐含的谓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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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依靠复合词当中两个名词提供的线索，能否将隐含谓词还原？或者说，能否有规则和机
制帮助我们还原隐含的谓词，而不是仅仅将这种还原的工作简单地推给难以表述的社会经验。
对于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来讲，这一点尤其重要。
过去认为，要还原这些复合词当中隐含的谓词（如“玩具店”中隐含的谓词为“售卖”），实际

上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经验在起作用，而一般又认为这种社会经验随意性极大。如果坚持这
种观点，就会认为这种自动还原工作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找不到好的方法来表述和梳理
这种社会经验。
不过，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出现的“生成词库论”（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为解决这个

问题提出了新的方案和思路。生成词库论由语言学家Ｊａｍｅｓ　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提出，目前在语言学
界和自然语言处理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打算利用生成词库论中“物性结构”（ｑｕａｌｉ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思想，研究和分析现代汉语

三音节名名复合词中隐含谓词的还原机制。本文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名名复合词整体的
韵律模式与其物性结构有着重要的关联。其中，１＋２名名复合词可通过物性结构中的构成角
色和形式角色进行解读，而大部分２＋１式名名复合词可通过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进行解
读；第二，在２＋１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而
这个隐含动词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二　生成词库论

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生成词库论的主要理念和研究手段。
一个词的句法语义信息包含众多方面。以名词“书”来讲，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将它的句法

语义信息描写出来，这几乎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比如说，光是描写“书”能和哪些动词和名
词搭配，这个任务就庞杂无比。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完成了这种庞杂无比的描写工作，但如
果我们不能有所选择，突出那些可能在句法语义运作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个
词汇描写系统又会失之于庞杂，在语言研究和信息处理等方面效用不大。
所以，对一个词汇描写系统来讲，首先要对词汇本身有一个本体论的认识，判断哪些词汇

信息对于预测句法语义运作更有帮助，再依据这种认识，构建一个具有效力的词汇描写系统。

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１、１９９５）提出了生成词库论，生成词库论将词库看成是一个静态和动态
结合的系统。在静态的描写当中，生成词库论将词义的描写分为论元结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物性结构（ｑｕａｌｉ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事件结构（ｅｖ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和词汇承继结构（ｌｅｘｉｃａｌ　ｉｎｈｅｒ－
ｉｔ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四个方面。其中，引入物性结构是生成词库论的一大贡献和突破。
过去的语言学研究在处理动词和名词语义关系的时候，一般采取的是“动词中心说”策略，

名词是论元，动词是具备主导地位的谓词。多个名词可以一起围绕一个动词发生语义关联，并
且依据和动词的关系，名词被分为施事、受事、与事、工具、处所和时间等不同的语义角色。
物性结构的提出，对于名词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突破性意义。因为在物性结构的体系当中，

动词中心说的地位被打破，名词也可以占主导地位，反而是动词充当名词的语义角色。
物性结构认为一个词拥有四大类别的角色，分别为：形式角色（ｆｏｒｍａｌ　ｒｏｌｅ）、构成角色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功用角色（ｔｅｌｉｃ　ｒｏｌｅ）①和施成角色（ａｇｅｎ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根据 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

１７
①也有人翻译为“目的角色”或“功能角色”，见宋作艳（２０１０）和张秀松、张爱玲（２００９）。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生成词库论对于物性结构的认识，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ｆｏｕｒ　ｃａｕｓｅｓ，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描写词汇所指对象由什么构成、指向什么、怎
样产生以及有什么用途或功能。
在物性结构的四种角色当中，形式角色用于描写对象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

的属性（包括方位、大小、形状和维度等）；构成角色用于描写对象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
括材料、重量、部分和组成成分）；功用角色用于描写对象的用途和功能；施成角色用于描写对
象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如创造、因果关系等）。词项的物性结构实际上说明了与一个词项相
关的事物或事件，对我们研究汉语名名组合的语义启发很大。以“小说”为例，它的构成角色为
“故事”，形式角色为“书”，施成角色为“写”，功用角色为“读”或“看”。这四个角色中，尤其是施
成角色和功用角色在处理句法语义问题方面是非常有作用的。
以上是对词汇的静态描写，而在短语和句子层面，就需要一些语义生成机制来动态实现成

分之间的组合关系。生成词库论将生成机制分成三种，一种为纯粹类型选择，一种为类型调
节，一种为类型强迫。分别举例如下：

（２）ａ．Ｊｏｈｎ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纯粹类型选择）

ｂ．Ｊｏｈｎ　ｗｉｐｅｄ　ｈｉｓ　ｈａｎｄｓ．（类型调节）

ｃ．Ｊｏｈｎ　ｂｅｇａｎ　ａ　ｂｏｏｋ．（类型强迫）
其中，处理类似“谓词隐含”这种问题的时候，“类型强迫”这个概念比较能体现生成词库论

的优点。以（２ｃ）为例，“ｂｅｇｉｎ”后面一般要带动词宾语，但句法表层却只出现了名词短语“ａ
ｂｏｏｋ”。不过，如果我们通过重视“ｂｏｏｋ”的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就能还原其中隐含的动词为
“ｒｅａｄ”或“ｗｒｉｔｅ”。那么，可以顺利推导例（２ｃ）的意思为“Ｊｏｈｎ　ｂｅｇａ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　ｂｏｏｋ”或“Ｊｏｈｎ
ｂｅｇ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ｂｏｏｋ”，而不是“Ｊｏｈｎ　ｂｅｇａｎ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ａ　ｂｏｏｋ”或“Ｊｏｈｎ　ｂｅｇａｎ　ｃｏｐｙｉｎｇ　ａ　ｂｏｏｋ”等
其他解读。
物性结构对于解决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难题是有很大启发的。还是以复合词为例，请看以

下例子：
（３）玩具制造厂→玩具厂　　　　文物管理局→文物局
黄金买卖市场→黄金市场　　啤酒经销商→啤酒商

（４）汽车修理厂≠汽车厂　　　　纸张粉碎机→＊纸张机
文化传承者→＊文化者　　　自行车存放处→＊自行车处
同样都是“名词＋动词＋名词”的复合词结构，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为什么例（３）中的

例子就可以删去其中的动词而保持原意不变，但是例（４）就不行？简单说来，就是为什么“玩具
制造厂”可以说成“玩具厂”，但是“汽车修理厂”就不能说成“汽车厂”（“汽车厂”一般只能理解
为“汽车制造厂”）？
如果从动词中心论角度看问题，利用施事和受事这种概念分析，并不能揭示例（３）和例（４）

的差异。因为将“玩具制造厂”和“汽车修理厂”还原为事件结构“厂制造玩具”和“厂修理汽
车”，那么其中的“厂”都可以看成广义上的施事，而“玩具”和“汽车”都是受事。所以，过去回答
这种问题，只能笼统说这是社会经验在起作用，或者笼统说“厂”可以激活“制造”，但难以激活
“修理”。
现在有了生成词库论中物性结构的思想，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解释得深入一点。道理

其实很简单，在例（３）当中，名名复合词中隐含的谓词都充当的是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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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厂”的功用是“制造”，“市场”的功用是“买卖”，而“局”的功用是“管理”。谓词充当中心名
词的功用角色，是其可以隐含的前提条件。

再看例（４）中那些不能隐含谓词的例子，原因分两种：一种涉及到“纸张粉碎机”和“汽车修
理厂”，它们不能简略成“纸张机”和“汽车厂”，是因为“粉碎”并不是“机”的功用角色，而“修理”

也不是“厂”的功用角色。“机”的功用角色是“制作、生产”，例如我们可以说“面包机、豆浆机、

电报机”等等；而“厂”的功用角色是“制造”，我们可以说“玩具厂、皮鞋厂”等。也就是说，要表
达的谓词不是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时，这个谓词便难以隐含。

而另一种情况以“文化传承者”和“自行车存放处”为代表，在这两个复合词中，中心名词
“者”和“处”并不具备特定的功用角色。“者”和“处”要构词的时候，一般要使用动词表达功用
方面的意义，例如“批评者、围观者、示威者、支持者、存放处、零售处、兑换处”等等。② 按照

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２００６）的观点，“者”和“处”属于一种“自然类”（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是自然存在的人或
事物，而不像“厂”和“机”属于“人造类”（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ｕａｌ　ｔｙｐｅ），是人有意识分出的类别、组成的机构
或制造的工具，“人造类”体现了人的“意图”（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往往具有明确的功用。

本文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汉语三音节名名复合词物性结构的讨论上。过去，关于汉语名名
复合词物性结构的讨论，主要的论著有宋作艳（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张秀松、张爱玲
（２００９）、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齐冲（２０１２：１５３－１６５）、魏雪、袁毓林（２０１３）以及袁毓林（２０１４），等
等。不过，从讨论的语料来看，魏雪、袁毓林（２０１３）主要讨论了汉语四音节名名组合的物性结
构，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讨论了诸如“比赛”这种人造事件类名词充当中心词的情况，而齐冲
（２０１２）和宋作艳（２０１４）主要讨论了汉语双音节词的物性结构。宋作艳（２０１０）主要讨论了汉语
类词缀的事件强迫，研究了很多２＋１式名名组合内部的物性结构。

本文的主要研究角度在于讨论音节数目搭配与名名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的关联。因此，

本文不仅讨论２＋１式的名名组合，也讨论１＋２式的名名组合。并且，在讨论２＋１式名名组
合的物性结构时，我们也有一些和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地方。

三　１＋２式名名复合词物性结构讨论

三音节的名名复合词，按照其内部音节搭配的构成，即韵律模式，可以分为１＋２式和２＋

１式两大类。为了便于行文，我们将名名复合词中的前一个定语名词写作 Ｎ１，后一个中心名

词写作Ｎ２。本文共收集了近一千条汉语三音节名名复合词的语料，其中１＋２式和２＋１式各
占一半左右。③ 下面，我们对这些复合词的物性结构进行分析。

首先讨论１＋２式的情况，我们将１＋２式的名名复合词分成以下几个类别，举例如下④：
（５）皮大衣　纸袋子　铁榔头　金项链　水蒸气　电风扇　
木房子　纸飞机　玉观音　钢结构　酒文化　核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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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这里说的“处”，表示的是“处所”义。也有另外一个“处”，如“教务处、资产处、人事处”的“处”，已经淡化
了“处所”义，而有“管理”的功用义。因此，可以省略动词，直接以名名复合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这两个
“处”应属于不同的语素。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我们指出这一点。

这是笔者在过去从事韵律语法研究时积攒的语料，是通过日常观察和读书看报收集而来的。

还有一类１＋２式的名名复合词，如“铁公鸡”和“药罐子”，整个复合词的意思已经发生了转喻。如“铁
公鸡”表示特别吝啬的人，而“药罐子”表示经常生病的人。



（６）猪耳朵　花骨朵　羊尾巴　车轱辘　笔杆子　瓶盖子
（７）东三环　南少林　夜生活　夏时制　手风琴　乡政府
（８）水池子　菜篮子　酒瓶子　水龙头　眼药水
例（５）代表的情形是１＋２名名复合词中数量最多，并且最能产的结构。以“铁”为例，不仅

有“铁榔头”，还可以有“铁蒺藜、铁扫帚、铁栏杆、铁盔甲、铁脸盆、铁相框、铁杯盖、铁桌子、铁风
筝、铁锁链、铁铲子、铁书架、铁外壳、铁箱子”等等。
从语义看，就会发现在例（５）中，Ｎ１是构成Ｎ２的质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整个结构可以还原成“由

Ｎ１构成的Ｎ２”。比如说，“皮大衣”是“由皮构成的大衣”，“金项链”是“由金构成的项链”。如
果从物性结构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Ｎ１充当的是 Ｎ２的构成角色。当然，有一些例子
中的定语还需要一定的转喻机制才能看成是质料。比如说“核潜艇”，“潜艇”并不是由“核”建
造，但是这种“潜艇”以“核反应堆”为动力，因此通过转喻机制，让“核”更为突出。
例（６）从语义上看，就是语言学中通常所说的领属结构。在物性结构的分析中，这也是属

于构成角色的范畴，因为代表着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和例（５）不同的是，例（６）中Ｎ２是Ｎ１整体
的组成部分，例如“猪耳朵”中，“耳朵”是“猪”的组成部分，“杆子”是“笔”的组成部分。
例（７）从语义上看，Ｎ１限制了Ｎ２在时间、空间和工具上的范围，说明了Ｎ２更大的认知域内

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从物性结构的角度来看，Ｎ１是Ｎ２的形式角色。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将形名复合词纳入研究对象。就会发现，在大多数

不带“的”的形名复合词中，形容词定语大多充当中心名词的形式角色，例如“红苹果、白皮肤、
大房间、新领导、高个子、长绳子、宽板凳”。而在韵律模式上，形名复合词１＋２式较常见，２＋２
式较少，一般不说２＋１式，如可以说“大事情”和“重大事情”，但不说“重大事”。
在例（８）中，Ｎ１和Ｎ２的关系不同于前三个类别，其中的Ｎ１和Ｎ２是一种广义上受事和施事

的关系，例如“酒瓶子”可以理解为“装酒的瓶子”，而“水池子”可以理解为“装水的池子”。其中
被隐含的谓词可以被理解成Ｎ２的功用角色，因为“瓶子”的功能就是“装”，而“药水”的功能就
是“治疗”。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水池子”、“菜篮子”和“酒瓶子”的物性结构也可以从构成角色

的角度进行理解，因为我们注意到，“池子”、“篮子”和“瓶子”是一种容器，而对容纳物和容器本
身不加区分，是语言学当中经常出现的“转喻”现象。例如语言学中“转喻”的经典例子“壶开
了”，从情理上讲，“开”的只能是水，但作为容器的“壶”更直观和凸显，显著度更高，说话人便用
“壶”指代“水”，形成转喻。
从能产性上讲，例（５）、例（６）中的构词方式具有较高能产性，例（７）次之。而例（８）可以被

看成是一种特例，基本不具备能产性。⑤
过去我们将１＋２式复合词定语的语义类型分为若干小类，例如大小、颜色、形状、新旧、材

料、处所、时间和属性等。但有物性结构这个新角度后，便可从中心名词Ｎ２的物性结构进行新
的分类，汉语１＋２式复合词定语的语义类型可简化为构成角色和形式角色两大类。

四　２＋１式名名复合词物性结构讨论

再来看２＋１式的名名复合词，我们将２＋１式的名名复合词分成以下三类：

４７

⑤限于篇幅和精力，本文未做大规模的语料库调查，但是像这种１＋２和２＋１的构词方式，在过去的韵律
语法研究中被讨论了很多，对语言事实的覆盖应该是比较全面的。



（９）汽车厂　家具店　皮肤科　钢琴家　图书馆　温度计　衣冠冢　啤酒商　苹果园
资料员　行李架　足球迷　吉他手　杂志社　火车站　飞机场　道具师　中秋节

（１０）钢材板　液晶屏　塑料鞋　玻璃窗　皮革包　牛肉面　客户群
（１１）莱阳梨　上海人　美洲豹　暑期班　农民工　工业品　商品房　激光笔　工艺品
例（９）是２＋１式名名复合词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类别。从物性结构来看，其中被隐含的谓

词充当的是中心名词Ｎ２的功用角色。举例来讲，“厂”的功用是“生产”，“汽车厂”指的是“生产
汽车的工厂”；“店”的功用是“售卖”，“家具店”指的是“售卖家具的商店”；“计”的功能是“测
量”，“温度计”指的是“测量温度的计量仪器”。

例（１０）中，２＋１式名名复合词的物性结构类似于例（５）中的１＋２式名名复合词，Ｎ１表示
构成Ｎ２的质料，例如“钢材”是“板”的质料。所以例（１０）中，Ｎ１充当Ｎ２的构成角色。

例（１１）中，２＋１式名名复合词的物性结构类似于例（７）中的１＋２式名名复合词，Ｎ１说明
了Ｎ２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在例（１１）中，Ｎ１充当Ｎ２的形式角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通过韵律上区分的１＋２式名名复合词和２＋１式名名复合
词，常常就代表着彼此之间物性结构上的差异。反过来说，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上的差异，在
韵律上可以得到体现。
在２＋１式的名名复合词当中，情况稍微有些复杂。大部分的２＋１式名名复合词，如例

（９）所示，Ｎ１和Ｎ２之间隐含了一个谓词，其中这个被隐含的谓词为Ｎ２ 的功用角色。而例（１０）

和例（１１）为代表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这些例子当中，名词之间也通过构成角色和形式角色关
联起来。
此外，匿名审稿专家提醒我们，为什么不管是１＋２式的名名复合词，还是２＋１式名名复

合词的分类中，都没有与施成角色相关的？匿名审稿专家同时指出：像“苹果汁、鸽子蛋”这些
复合词内部也许可以用施成角色进行解读。我们认为，匿名专家的观点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例
子可以还原成“苹果榨的汁”和“鸽子下的蛋”，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属于苹果的汁”和
“属于鸽子的蛋”，从本质上来讲，“汁”和“蛋”还是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类。所以，到底从哪种
物性角色去理解这些复合词，还值得讨论。我们苦于没有更好的证据，只好暂时将这个问题搁
置起来。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

五　动词中心分析与物性结构分析

本文分析名名复合词的理论背景是生成词库论，这种工作思路显然与传统以动词为中心

的做法不同，传统的做法是先还原被隐含的谓词，再依据与这个谓词的关系，赋予Ｎ１和Ｎ２相
应的语义角色。下面我们以“铁栏杆”和“家具店”两个复合词做例子，用它们来展示两种分析
法的不同之处。

表１　动词中心分析与物性结构分析对比

动词中心分析 物性结构分析

铁栏杆 “铁”为“做”的质料，“栏杆”为“做”的受事。 “铁”为“栏杆”的构成角色。
家具店 “家具”为“售卖”的受事，“店”为“售卖”的施事。⑥ “售卖”为“店”的功用角色。

５７
⑥这里“店”可以看成是一种广义上的施事。



　　引入物性结构分析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这种分析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分析，通过既有
的中心名词Ｎ２和定语名词Ｎ１ 提供的线索来自动还原谓词。而动词中心分析流程中的第一
步，即还原隐含谓词，却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比如说，对于“Ｎ＋店”这种名名复合词来讲，无论
前面是什么名词，如“鲜花店、杂货店、五金店、玩具店、火锅店、肉店、米店”等，都适宜用中心名
词“店”的功用角色“售卖”进行解读。
而本文的研究说明：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着重要的关联，通过复合词

内部的音节搭配，可以对其物性结构做一定预测。具体说来，在１＋２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

Ｎ１充当了Ｎ２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Ｎ２的功用角色在１＋２式名名复合词中没有凸显；在２＋

１式名名复合词的例子中，大多数情况是凸显中心名词 Ｎ２的功用角色，而这个功用角色是由
一个隐含的谓词担任。比如以下这个例子：

（１２）钢仓库　（意为“用钢做的仓库”）

钢材库　（意为“储存钢材的仓库”）

钢材仓库（意为“用钢做的仓库”或“储存钢材的仓库”）

对于意义基本相同的“库”和“仓库”来讲，功用角色都是“储存”。但是在１＋２的“钢仓库”

中，凸显的是Ｎ２的构成角色，充当这个构成角色的是Ｎ１“钢”；而在２＋１的“钢材库”中，凸显

的是Ｎ２的功用角色，充当这个功用角色的是隐含动词“储存”。而如果将格式变为２＋２式的
“钢材仓库”，则既可以理解为“用钢做的仓库”，也可以理解为“储存钢材的仓库”。

六　中心名词Ｎ２的功用角色

在上面几节的分析当中，我们的语义解析主要是以中心名词Ｎ２的物性结构展开的，也就

是说，我们将定语名词Ｎ１或被隐含的动词看成是中心名词Ｎ２的从属成分。

宋作艳（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３４－２５１）讨论了汉语类词缀⑦所引发的事件强迫现象。她认为以下
的一些类词缀和定语名词组成名名复合词的时候，其间都隐含了动词：

（１３）指人：－家、－手、－师、－员、－工、－匠、－夫、－族、－迷、－民
指物：－机、－器、－计、－仪、－场、－室
指情状：－风、－热

宋作艳（２０１０、２０１５）认为：在类词缀构成的复合词中，隐含的动词可以是“名词”的功用角
色或施成角色，这里所说的“名词”，在宋作艳（２０１０、２０１５）中既可能指定语名词Ｎ１，也包括整
个名名复合词。例（１５）的表格是宋作艳（２０１５：２５１）依据物性结构理论做出的分析：

表２　部分类词缀释义中涉及的物性角色

类词缀
物性角色

隐含谓词是Ｎ的 重建的ＶＰ是名词的
示例

Ｎ家 功用、施成 功用 数学家、钢琴家、小说家

Ｎ手 功用 功用 吉他手、篮球手、机枪手

Ｎ师 施成、功用 功用 面包师、糕点师、钢琴师

６７

⑦所谓“类词缀”，指的是现代汉语中一些构词能力很强的单音节名词成分，如“机、族、手、员”等等。它们
构词能力很强，但是意义还比较实在，与传统意义上的词缀“子、儿、头”不同。



Ｎ员 规约化属性：负责 功用 行李员、资料员、警犬员

Ｎ匠 功用、施成、规约化属性 功用 木匠、鞋匠、泥水匠

Ｎ迷 功用 规约化属性 书迷、京剧迷、电视迷

Ｎ族 功用 规约化属性 咖啡族、宝马族、西服族

Ｎ鬼 功用 规约化属性 酒鬼、烟鬼、鸦片鬼

Ｎ计 规约化属性：测量 功用 温度计、湿度计

Ｎ机 施成、规约化属性 功用 豆浆机、号码机

Ｎ场 功用、施成、规约化属性 功用 足球场、会场、机场

Ｎ法 功用 功用 刀法、枪法、笔法

Ｎ热 功用、施成 ？ 西服热、公司热

Ｎ风 功用、施成 ？ 旗袍风、车展风

　　本文的思路与宋作艳（２０１０、２０１５）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还原隐含动词的工作中，首先应
该重视的是中心名词Ｎ２的物性结构。并且，我们认为：如果要从意义上还原例（９）和表２中列
举的２＋１式名名复合词，最先解析的是中心名词Ｎ２的功用角色。
实际上，表２中的那些类词缀（即本文所说的“中心名词Ｎ２”）都是可以被标注出功用角色

的，表述如下：
（１４）家：功用角色为“精通”；　　　　　手：功用角色为“擅长、负责”；
师：功用角色为“精于、擅长；　　 员：功用角色为“负责、管理”；
迷：功用角色为“痴迷、喜欢”；　 族：功用角色为“喜好”；
鬼：功用角色为“嗜好、沉溺”；　 计：功用角色为“测量”；
机：功用角色为“制造”；　　　　 器：功用角色为“制造”；
热：功用角色为“流行”；　　　　 风：功用角色为“流行”；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些标注的功用角色只是这些类词缀的典型的功用角色，在复合词构
词中，如果其中的动词确实是表达该类词缀的典型功用义，则可以隐含。就像我们前头说过
的，“厂”的典型功用是“制造”，所以“玩具制造厂”可以说成“玩具厂”。但如果其中的动词不是
表示典型的功用义，则不能省去。并且，出现在构词中的动词，尤其是２＋１式Ｖ＋Ｎ中的动词

Ｖ，如“粉碎机”和“复印机”的“粉碎”和“复印”，已经覆盖和取代了“制造”，是作为“机”的功用
义而使用的。对匿名审稿专家这个观点，我们表示认同。
不过，在例（１４）的类词缀中，除去“计、机、器”以外，其他的类词缀，尤其是指人的类词缀，

它们构成的复合词的释义还比较复杂。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动＋名”复合词中的动词即表
达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请看下面的例子：

（１５）演奏家≠演奏者、演奏人　　投掷手≠投掷者、投掷人
按摩师≠按摩者　　　　　　引导员≠引导者、引导人
赌鬼≠赌者　　　　　　　　快闪族≠快闪者

例（１５）中都是“动＋名”定中复合词，但从意义上来讲，“演奏家”并不等于“演奏者”。如果
我们认为在这种复合词中，其中的动词表示整个复合词的功用角色，那物性结构理论在解释例
（１５）中的那些差异上，并未提供更多的帮助。
实际上，宋作艳（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４１）已经注意到了上述差异，并且她借鉴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５：

２２９－２３０）关于“恒常性名词”（ｓｔａｇｅ－ｌｅｖｅｌ　ｎｏｍｉｎａｌ）和“瞬时性名词”（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ｎｏｍｉｎａｌ）

７７



的区分，认为以“家、手、师、员、鬼、族、迷”等类词缀构成的复合词都是恒常类名词，而以“者、
人”等类词缀构成的复合词都是瞬时类名词。宋作艳（２０１５：２４１）指出：“恒常性名词表示‘类’
概念，指一种长久的角色，多表职业和身份，前附的动词性成分或重建的ＶＰ表达的是名词所
指人或事物的长久属性，是名词的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瞬时性名词指一种临时角色，前附
的动词性成分或重建的ＶＰ表达的是名词所指人或事物的临时属性，是名词的施成角色。”按
照宋作艳（２０１５：２４１）的观点，“演奏家”是一种固定的身份，“演奏”是“演奏家”的功用角色；而
“演奏人”或“演奏者”是一种临时身份，一个人可以临时“演奏”，成了“演奏人”或“演奏者”，那
么“演奏”就可以看成是“演奏人”或“演奏者”的施成角色。⑧

不过，我们认为，如果按例（１４）中那样，首先挖掘充当中心名词Ｎ２ 的物性结构，确认它们
的功用角色在复合词语义解读还原中的作用，好处有两点：
第一，可以突出功用角色在绝大多数２＋１式名名复合词意义还原中的重要作用。像在表

２中的“迷、族、鬼、热、风”这几个类词缀，如果将意义还原首先放在这些作为中心名词的类词
缀上（而不是整个复合词），那么这些中心名词也可以标注出相应的功用角色，而不是只能按整
个复合词的物性结构来看，标注为问号“？”或“规约化属性”。如“迷”的功用角色为“痴迷、喜
好”，“鬼”的功用角色为“嗜好、沉溺”，而“热”的功用角色为“流行”。
第二，可以补足还原更多的复合词意义。拿“戏剧迷”和“烟鬼”来说，如果认为其中只隐含

了“戏剧”的功用角色“看”和“烟”的功用角色“抽”，就无法还原“迷”本身带有的“痴迷、喜好”义
和“鬼”本身所带有的“嗜好、沉溺”义。事实上，宋作艳（２０１５：２４５－２４７）在做类似词典式的类
词缀释义时，也是将这些意义考虑进去的。比如她认为“手”的意义为“擅长某种技能的人或做
某种事的人”，认为“师”的意义是“掌握专门学术或技艺的人”，认为“Ｘ员”的语义模式为“专门
负责做某事的人”。
所以，本文借鉴齐冲（２０１２：１５３－１６５）的观点，认为上述不少２＋１名名复合词中，实际上

隐含了两个谓词。齐冲（２０１２：１５３－１６５）在分析双音节名名复合词的研究中，举出了“马刀、马
靴、马裤”等例子，他认为这些例子内部的两个名词实际上各需要关联一个隐含的动词来表义。
以“马刀”为例，其中隐含了“骑”和“使用”两个动词，表达的意义为“骑马使用的刀”。
再回顾例（１４）中充当典型功用角色的动词，我们发现其中充当功用角色的动词很多都是

谓宾动词，比如说其中的“精通、擅长、负责、喜欢、嗜好、流行”，都可以后带一个内部为动宾结
构的谓词性宾语。例如：

（１６）精通写小说　擅长弹吉他　精于做面包　负责找资料
喜欢听京剧　嗜好喝酒　　流行穿西服

那么，以“小说家”和“钢琴家”为例，在这其中，“家”通过其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提供了
一个隐含动词“精通”。此情况类似于例（２ｃ）“Ｊｏｈｎ　ｂｅｇａｎ　ａ　ｂｏｏｋ”，为“专家精通小说”和“专家
精通钢琴”，都是本来应该带谓词宾语的动词后面接了名词宾语，从而引发了事件强迫现象。
应该说，对于上述一些名名复合词的意义还原工作，本文采取的方式是分层解决，即先寻

找上层中心名词Ｎ２的功用角色，再寻找下层定语名词Ｎ１的物性角色进行解读。在还原两个
谓词的过程中，中心名词提供的隐含动词实际上占据了上位层次，而定语名词引发的隐含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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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宋作艳（２０１５：２４２）指出，像“主持人”和“记者”这样的复合词，由于发生了范畴化，已经变成恒常类名词
了。



只在下位层次。而宋作艳（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３４－２５３）是通过将定语名词Ｎ１的物性角色和整个复
合词的物性角色进行配合，来推导整个复合词意义的。从结果来讲，是殊途同归的。⑨ 不过，
对于本文来讲，好处是将２＋１式的名名复合词都统一为主要凸显中心名词Ｎ２ 的功用角色。
当然，要完全正确理解复合词并找出其中的隐含动词，这个层次可能还得依靠社会经验，

“小说”的功用角色为“看”，而施成角色为“写”；而“钢琴”的功用角色是“弹”，施成角色为“造”。
从社会认可来讲，“写小说”的比“看小说”的更可能成为“专家”，“弹钢琴”的比“造钢琴”的更可
能成为“专家”。因此，在“小说家”中，“小说”提供了它的施成角色“写”，而“钢琴家”中“钢琴”
提供了功用角色“弹”。所以，这两个复合词的解读实际上应该为“精通写小说的专家”和“精通
弹钢琴的专家”，将其还原成事件结构后其实分别为“专家精通写小说”和“专家精通弹钢琴”。

七　余论

本文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框架为理论背景，对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节名名复合词进
行了内部的语义分析。我们发现，复合词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着重要关联，在１＋２
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名词一般充当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而在２＋１式名名复
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这个隐含动词在大多数情况下
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最后，再简单讨论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１＋２式名名复合词中，本文只是说定语名词充当了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

角色。例如“纸飞机”的意思是“用纸做的飞机”，“纸”固然是充当“飞机”的构成角色。但是从
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类１＋２名名复合词的语义分析能否从定语名词着手，比如说“纸”是一种
材质，它的基本功用就是被用来制作物品。那么，在１＋２名名复合词中，隐含的动词便是定语
名词的功用角色。这样的好处是，无论是１＋２还是２＋１名名复合词，凸显的都是其中单音节
名词的功用角色。但这样的麻烦是：怎么处理“东三环、夏时制、手风琴”这些例子？
第二，如前文所述，大部分的２＋１名名复合词都可以通过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来还原其

中的隐含动词，但也有不少例外，如例（１０）、（１１）中的“钢材板、液晶屏、塑料鞋、莱阳梨、上海
人、美洲豹、暑期班、农民工”，等等。
对于这些例外，其中有一些可以通过中心名词属于“自然类”而排除。因为只有“人造类”

的词汇才具备功用角色，而“自然类”的词汇并不具备功用角色。比如说其中的“梨、人、豹”属
于自然类。
其他的例子就需要更详细和缜密的甄别手段了。比如说，在“塑料鞋”中，凸显的是“鞋”的

构成角色“塑料”，可是在“塑料厂”中，却凸显的是“厂”的功用角色“制造”。不过，“鞋”作为名
名复合词的中心角色，也可能在一些例子中凸显它的功用角色“穿”，比如说“舞蹈鞋”，表达的
意思就是“跳舞穿的鞋”。本文限于篇幅和能力，只是提出来这些复杂的情况和细节，希望有更
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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